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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海湾国家与非

洲之角隔海相望，自古便有密切

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语言、文

化、宗教纽带为双方发展战略合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阿拉伯之

春”后，海湾国家因保持政治稳

定，实力地位上升。也门战争将

海湾国家的地缘政治争夺前线推

至非洲之角对岸。海湾国家凭借

雄厚的财力，通过援助和投资等

方式，加大在非洲之角的投入。

它们还积极介入非洲之角政治，

利用斡旋调停、冲突解决等方式

扩大政治影响力。它们将非洲之

角作为相互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

延伸战场。海湾国家实力欠缺、

投资收益低、海湾国家之间关系

缓和、大国重返非洲之角等因素，

使它们介入非洲之角事务的势头

减弱，促使其重新审视非洲之角

政策，更加务实地处理与非洲之

角国家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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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之角是指红海东部与亚丁湾地区犄角状向外延伸的地带。狭

义上非洲之角包括索马里、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四个国

家。广义上的非洲之角还包括肯尼亚、苏丹、南苏丹和乌干达等毗邻的

东非国家，总面积约４３０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约１．９亿人（Konassi

Yebonaetal．，２０２１）。非洲之角位于曼德海峡、亚丁湾、红海等重要国

际航运水道，优越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地区。１５世纪

以来，西方国家展开对非洲之角的战略竞争。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较

早在非洲之角设立军事基地。近年来，十余个国家在吉布提等国建立

军事基地，旨在执行打击亚丁湾海盗活动、商船护航等任务，并在这个

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获得落脚点。

“阿拉伯之春”以来，海湾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

科威特、巴林、阿曼六个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与非洲之角国家的关

系呈上升趋势，这主要体现在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国家政治、安全和经

贸等领域涉足渐深，该地区日益成为海湾国家的战略纵深地带。

海湾国家开始重视非洲之角，源于双方地理位置毗邻、历史文化渊

源，以及地缘政治考量和经济利益驱动。冷战结束后，大国对非洲之角

军事存在和经济投入均有所减少，为海湾国家留出了战略空白。“阿拉

伯之春”后，海湾国家因保持政治稳定，实力相对上升。也门内战使沙

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将地缘政治争夺的前线推进至非洲之角对岸，环

红海区域成为它们新的地缘政治空间。海湾国家对非洲之角投入显著

上升，它们在该地区设立军事基地、军港等设施，并通过介入非洲之角

国家的内部冲突，或参与调停该地区国家间冲突，扩展政治影响力，试

图重塑该地区政治版图。海湾国家还将非洲之角作为地缘政治争夺的

“第二战场”，中东和海湾地区地缘政治矛盾被投射到该地区，海湾国家

在此相互竞争，排挤对方势力。在经济方面，海湾国家着眼于非洲之角

和红海区域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对该

地区投资增长迅速，涉及道路、港口、矿产和工农业等领域。

然而，经过十余年的经营，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政治经济扩展行动

收获并不显著。政治干预、军事拓展和基础设施投资均未取得预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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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新冠肺炎疫情、非洲之角国家国内政局变化、海湾地缘政治竞争

缓和、也门问题走上政治解决之路等因素制约海湾国家参与非洲之

角事务的成效。经历挫折后，海湾国家介入非洲之角的势头已减弱。

鉴于海湾国家对非洲之角和环红海区域的介入，已对该地区政治、经

济带来重要影响，并重塑了双方之间的关系。本文拟从海湾国家与

非洲之角的历史文化渊源出发，回顾近年来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的政

治介入、投资和援助等活动，评估这些行为的成效，并展望双方关系的

前景。

一、海湾国家与非洲之角的历史文化渊源

海湾国家与非洲之角之间有着天然联系。在地理上看，双方隔红

海、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相望，成为邻里关系，使双方拥有共同地缘空间，

双方被纳入环红海地带。在人文方面，历史上双方发生多次双向人口

迁徙浪潮。古代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曼、也门居民，善于造船、航海，非

洲之角成为它们航行首选目的地之一。双方之间商船、商人的频繁往

来，对彼此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哈巴什人（habashi）（非洲之角和东非地区居民）是伊斯兰史前阿

拉伯半岛较早的外来移民，他们分布在麦加等阿拉伯半岛当时的商业

中心。非洲之角最早的阿拉伯文化遗迹可追溯至伊斯兰史前的７世纪

初期（AliMazrni，１９９８）。

伊斯兰教是连接双方最重要的纽带。伊斯兰教史上第一位“穆安

津”（宣礼员）比拉勒·哈巴希就是哈巴什人。非洲之角是伊斯兰教最

早传入的地区之一，在伊斯兰教创立初期，就有穆斯林为躲避迫害，从

麦加迁徙到非洲之角地区。阿拉伯商人经由红海、曼德海峡等航道来

到非洲之角，伊斯兰教随之传入该地区。后来该地区大部分人口信仰

伊斯兰教，目前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大部分人民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

约占埃塞俄比亚人口的４５％。每年都有大批穆斯林赴麦加朝觐，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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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什人穆斯林移居也门、阿曼等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他们的主要职

业是为双方往来商船提供护卫。

哈巴什人与阿拉伯人之间政治与军事上的联系密切，哈巴什人与

阿拉伯半岛部落结盟，参加当地的部落征伐。麦加古莱什部落的哈希

姆家族和倭马亚家族之间爆发冲突，双方来到哈巴什国王处请求仲裁。

葡萄牙人入侵索马里时，摩加迪沙酋长也曾向阿曼国王求助，后者派出

援兵，击退了葡萄牙军队。由此可见，当时阿曼苏丹国以其强大的海上

势力，将东非和非洲之角的部分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促进了双方之间

的交流（MadnkhAjamialUtaibi，２０２１）。

在语言方面，阿拉伯语曾在非洲之角广泛传播，至今仍是索马里、

吉布提、苏丹等非洲之角国家的官方语言。阿姆哈拉语与阿拉伯语同

属闪语系，阿拉伯语对东非主要语言之一的斯瓦希里语产生较大影响，

该语言中有大量阿拉伯语词汇。

鉴于海湾与非洲之角之间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渊源，肯尼亚阿拉伯

裔学者阿里·马祖雷认为，“海湾与非洲之角应整合为一个名为‘阿富

拉比亚’的区域”（AliMazrni，１９８６）。

二、海湾国家参与非洲之角政治与安全事务

在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目标的驱动下，海湾国家间以及其与伊朗

和土耳其的地缘政治竞争扩展至非洲之角，该地区已被视为中东、红

海、印度洋安全体系中的重要一环。２０１１年后，中东地区政治与安全

体系发生变动。阿拉伯世界的力量中心由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转移至

海湾地区，从而激发海湾国家地缘政治抱负，催生对临近的非洲之角产

生地缘政治诉求。它们通过建立军事基地、调解地区冲突，试图加强自

身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获得战略支点，拓展军事和地缘政治影响

力。海湾国家将相互之间竞争的战场延伸至非洲之角，并与伊朗、土耳

其等中东国家展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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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衡伊朗威胁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伊朗在中东的实力地位上升，试图扩大其在

中东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力，通过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海域的航运

采取限制措施，加强在非洲之角的军事存在，从而加剧了沙特等海湾国

家的不安全感。１９８９年，伊朗与苏丹签署军事协定，并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承诺向苏丹提供武器装备。截至２００７年，伊朗成为苏丹的主要武器

供应国（MayDarwich，２０２０）。伊朗还与其他非洲之角国家建立伙伴关

系。２００８年，伊朗与厄立特里亚达成协议，向厄立特里亚阿萨布港

（Assab）驻派海军，并在红海地区进行军事部署，并以保护伊朗商船为由，

利用该港口在索马里近海开展反海盗行动（RobertMasonetal．，２０２２）。

为遏制伊朗在东非和红海地区的势力扩张，沙特介入非洲之角，以

斡旋和援助等手段拉拢该地区国家共同对付伊朗。２０１５年，沙特联合

阿联酋等国家军事干预也门内战，以遏制胡塞武装与伊朗势力扩张，使

也门成为其与伊朗代理人战争的战场。２０１６年１月，沙特与伊朗断交

后，吉布提与索马里也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为换取沙特、阿联酋

的援助，苏丹派兵参加也门内战，并宣布与伊朗断交。２０１９年４月，巴

希尔下台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RSF）司令穆罕默德·达格洛（Mo

hammedDaglo）被任命为过渡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阿联酋支持下，

快速支援部队兵力大幅增长，达格洛也成为苏丹新政权的实权派人物。

２０１７年，沙特与吉布提签署了一项军事和国防协议，拟在吉建立军事

基地。２０１８年９月，在沙特斡旋下，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签署历

史性和平协定，即《吉达和平协定》（TheJeddahpeacepact），结束长达

数十年的冲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沙特主持召开了

首届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外长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共同合作机制，以

维护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２０２０年年初，第二届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

家外长会议在利雅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理事

会（KingFaisalCenterforResearchandlslamicStndies，２０２０）。该理

事会成员包括沙特、埃及、苏丹、也门、约旦、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和索马

里八个国家，旨在增强该地区应对危险和挑战的能力，维护红海和亚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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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海域安全。

（二）重构红海地缘格局

与沙特不同，阿联酋的战略目标旨在拓展自身影响力，提升实力地

位，而非遏制伊朗。阿联酋将其地缘政治利益延伸至“非洲之角”。在

过去１０年中，阿联酋为扩大国外的军事网络，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与

“非洲之角”多国开展军事合作，设立军事基地，联合开展军事训练。阿

联酋在厄立特里亚的阿萨布港口建立空军基地，这是阿联酋在海外建

设的第一个永久军事基地和海外补给站。此后，阿联酋在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吉布提等国陆续建立军事基地，不再依赖沙特海军基地。在东

非和红海海域扩展势力是阿联酋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阿联酋获得穆

卡拉、亚丁、摩卡、伯贝拉、阿萨布等亚丁湾和红海沿岸重要港口的运营

权，并将其中一些港口用于军事用途。阿联酋试图掌握亚丁湾至红海

一带的制海权，将也门的亚丁、荷台达、索科特拉群岛以及“非洲之角”

作为战略支点，打造连接红海沿岸及环阿拉伯半岛的战略链条，控制该

地区的资源和重要港口，主导西印度洋以及红海的海上运输路线，在此

区域建立一个小型“海洋帝国”，提高阿联酋在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海、

东非海岸的影响力，帮助阿联酋在该地区谋求霸权，排挤伊朗、土耳其

和卡塔尔等战略竞争对手。

阿联酋通过扶持也门南方分离主义运动，取得了对也门索科特拉

岛的实际控制权。该岛位于阿联酋海外港口链计划的重要位置，对其海

运安全与海上实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控制索科特拉群岛有助于阿联

酋拓展在红海和亚丁湾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开辟海运新航线，以避开霍

尔木兹海峡，摆脱伊朗威胁，并以此岛为中心，打造连接“非洲之角”的海

运通道和岛链。阿联酋还在索科特拉岛大量征兵，为海外军事行动提供

兵源。也门学者阿里·达哈布认为，索科特拉可能成为阿联酋的“迪戈

加西亚岛”，为阿联酋海外军事基地提供整合式服务（Alialdhahab，

２０２０）。阿联酋通过干预也门内战，以建立军事基地，提高其军事能力，

达到维护和扩展地缘政治收益，重构对自身有利的地区格局的目的。

阿联酋还参与埃塞俄比亚与苏丹的冲突调解。埃苏两国在领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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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边界处的复兴大坝问题上存有争议。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苏丹开始扩

大在两国边界法沙卡地区的控制范围，从而致使两国关系紧张加剧。

此外，对复兴大坝项目修建与运营问题导致两国冲突不断。２０２１年两

国在边界进行军事集结，几乎陷入武装军事对抗状态。埃塞俄比亚拒

绝苏丹和埃及停止水库蓄水和运营的要求，认为其有权建造必要的水

利项目，而不必遵守殖民时代达成的尼罗河水分配协议。苏丹和埃及

则认为埃塞俄比亚的做法是在试图控制尼罗河水域。２０２１年７月，埃

塞俄比亚完成了大坝水库的第二年蓄水，苏丹和埃及担心来自尼罗河

的供水会受到威胁。为此，联合国、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等国际和区

域组织均介入调解，但成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埃塞俄比亚指责阿拉

伯联盟偏向埃及与苏丹。阿盟秘书长艾哈迈德·盖特（AhmedGheit）

明确表示支持埃及和苏丹在该争端中的立场（LncianoHnltberg，

２０２１），除阿联酋外的其他海合会成员国也表示支持苏丹与埃及。作为

与该地区拥有高度利益相关性的国家，阿联酋在此问题上采取中立立

场，目的是保持在非洲之角的调解能力。

（三）地缘政治竞争

阿联酋与卡塔尔之间的地缘战略竞争也外溢至非洲之角，阿联酋

试图打压其地区竞争对手，扩张地区势力、谋求霸权。

第一，卡塔尔与土耳其在非洲之角协同行动。２０１７年，阿联酋联

手沙特、埃及等国对卡塔尔实施封锁与制裁，使卡塔尔与土耳其的关系

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强化，并在非洲之角协调立场，形成战略联盟。在索

马里，阿联酋支持索马里兰、邦特兰和朱巴兰联邦州等有独立倾向的地

方政府，卡塔尔和土耳其则支持摩加迪沙的索马里中央政府。

第二，卡塔尔积极斡旋非洲之角地区的冲突。２００８年９月，在阿

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联盟支持下，卡塔尔开始参与调停苏丹政府与各

叛乱派别之间在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２０１０年２月，在卡方调停下，

苏丹政府与“正义与公平运动”组织签署停火协议。２０１１年３月，卡塔

尔成功推动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达成和平协定，以解决两国间的边界

争端。２０２１年５月，在卡塔尔的努力下，肯尼亚和索马里结束争端，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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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宣布复交。

第三，阿联酋与卡塔尔在非洲之角展开竞争。卡塔尔经济发展模

式与阿联酋相似，在航空、航运等领域对阿联酋形成强有力竞争。阿联

酋将非洲之角视为其影响力投射的重要战略空间，排挤卡塔尔在该地

区的势力。卡塔尔断交事件削弱了其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危机发生

后，多个非洲之角国家宣布与其断交，吉布提也降低与卡塔尔的外交级

别，卡塔尔随即从该地区撤出４５０名维和人员（SnltanBarakat，２０１７）。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背景下，海湾国家意识到

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已损害其国家利益。２０２１年１月，沙特、阿联酋等

国家与卡塔尔关系正常化，并向卡塔尔重新开放所有陆地、海洋和空中

口岸，结束对其三年多的全面封锁。海湾国家与伊朗、土耳其关系开始

缓和。２０２３年３月，沙特伊朗北京对话，实现历史性和解，并恢复外交

关系。沙伊复交为中东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示范，有助于缓解地区紧

张局势，从而减轻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的地缘战略竞争。沙伊和解推

动也门和平谈判进程。同年４月１４日，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开始大规

模换俘行动，将释放超过８８０名战俘（王尚，２０２３）。也门和平进程的推

进降低了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建立军事据点的必要性。阿联酋也逐渐

减少在厄立特里亚的存在。阿联酋将其在索马里兰柏培拉建立的军事

基地改建为港口和机场，其在邦特兰州博萨索（Boosaaso）的港口开发

项目一直被搁置。卡塔尔与土耳其在索马里加尔穆杜格霍比奥港口

（Hobyo）的开发也未取得实质性成果。阿联酋与卡塔尔对索马里２０２１

年总统选举纠纷也持观望态度，两国均未介入索马里政治危机。同年

５月，卡塔尔开始与索马里兰以及索马里反对派领导人接触。卡塔尔

与土耳其有意缓解与阿联酋等国家的关系，海湾国家之间和解降低了

它们在非洲之角的竞争烈度。

海湾国家参与非洲之角政治与安全事务，对该地区产生较大影响。

首先，海湾国家斡旋行为推动了该地区国家关系的改善，有助于该

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海湾国家对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政治支持和经济

援助帮助其稳固政权，修缮军事设施，改善民生问题，从而减少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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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其次，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的地缘战略争夺加剧了该地区国家的

内部矛盾。海湾国家介入部分国家的内部派系斗争，加剧其内部分裂，

削弱国家治理能力。例如，阿联酋支持并援助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索马

里政治反对派等，使这两个国家政治分裂加剧，最终导致苏丹两支军队

之间爆发武装冲突，索马里陷入政治危机。海湾国家内部矛盾使两国

将对方视为红海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威胁，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竞争

本身便是该地区最严重的安全风险（lnternationalCrisisGronp，２０１９）。

最后，海湾国家因彼此竞争迫使非洲之角国家选边站队。为获取

沙特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支持，部分国家被迫降低或断

绝与卡塔尔或伊朗的外交关系。这样，海湾国家之间的矛盾外溢至非

洲之角，该地区国家被迫卷入其中，打破了原有的地区格局，非洲之角

国家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害，不利于非洲之角自主构建符合自身国家利

益的政治和安全架构。

三、海湾国家与非洲之角的经贸关系

海湾国家与非洲之角的经贸往来历史悠久。非洲之角地处非洲东

北部，濒临印度洋，与阿拉伯半岛隔海相望，扼守红海和曼德海峡，是海

湾国家通往非洲东部和中部的门户。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凭借丰厚

的石油收入，海湾国家向非洲之角国家提供援助，但彼时海湾国家与非

洲之角国家的交往较少（JessicaLarsenetal．，２０１９）。２０１５年也门战

争爆发后，为扩大地区影响力，海湾国家增加对非洲之角的军事投入，

参与其政治事务，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变得密切。海湾国家与非洲之

角的经济合作范围较广，涉及人道主义援助、贸易与投资、基础设施建

设、工农业合作等领域。

（一）双边贸易

农畜牧业是非洲之角国家与海湾国家贸易合作的重要领域。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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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是索马里的经济支柱，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４０％，沙特与

阿联酋占索马里畜牧出口市场的８０％（TheFoodandAgricnltnreOr

ganization，２０１４）。此外，非洲之角国家的热带水果、木材、面粉、饲

料、纺织品等出口至海湾国家。近年来，地缘政治在海湾国家与非洲之

角国家的贸易中发挥重要因素。吉布提和苏丹是海湾国家保持在非洲

之角存在的支点，因此双边贸易额较高，阿曼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有

限，因而与厄立特里亚的贸易往来较少（MnhammadFāyizassharīfet

al．，２００７）。沙特是苏丹第七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７年，沙特与苏丹贸易额

为５２亿美元，科威特与苏丹为４０亿美元，卡塔尔与苏丹为３８亿美元，

阿联酋与苏丹为２６亿美元（AfricaNews，２０２２）。

吉布提与海湾国家的贸易往来密切。２０１７年，沙特与吉布提贸易

额为３２亿美元，阿联酋与吉布提为５．４２亿美元。阿联酋连续多年为

吉布提最大投资来源国。除吉布提与苏丹外，海湾国家与其他非洲之

角国家的贸易额较小。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之角最大的经济体。沙特是

埃塞俄比亚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埃塞俄比亚第二大投资

来源国。阿联酋是埃塞俄比亚在中东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

（二）人道主义援助

非洲之角自然环境恶劣，干旱和荒漠化对该地区粮食安全和社会

稳定构成严重威胁。２０１２年，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的报告指

出，受旱灾影响，该地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在索马里、肯尼亚、吉布提

等地区约１２００万人需要粮食援助（TheFoodandAgricnltnreOrgani

zation，２０１７）。海湾国家向非洲之角国家提供官方和民间援助，如修

建住房、学校和清真寺，派遣教师和宗教人士，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１９７６年以来，沙特向非洲之角国家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累计达到７９００

万沙特里亚尔，支持人道主义组织在苏丹、索马里和吉布提开展援助项

目（MnhammadFāyizassharīfetal．，２００７）。沙特通过阿拉伯国家联

盟等其他援助机构，每年向索马里，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提供１．５５亿

沙特里亚尔。２０１１年，沙特在全国发起援助索马里人民运动，筹集

６０００万美元人道主义援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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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是非洲之角的重要援助国。阿联酋红新月会、穆罕默德·

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慈善机构、沙迦慈善基金等援助机构在非

洲之角修建难民营，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难民救助机构合作。２００９

年，阿联酋成立对外援助协调办公室（theUAEOfficefortheCoordi

nationofForeignAid），致力于打造可靠、透明的捐赠国形象。２０１１年

以来，阿联酋将自身定位为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行动的重要参与者。阿

联酋对外援助政策的原则是受援国向援助国开放投资市场，市场开放

是阿联酋人道主义援助的明确目标，以便在市场准入、市场主导地位以

及伙伴关系建立方面，将其他海湾国家排除在外;“阿拉伯之春”以来，

阿联酋向非洲之角国家提供大规模援助，旨在发展经济，稳定政局，防

止该地区爆发更大人道主义危机（JasonMosley，２０１８）。

卡塔尔对外援助以官方援助为主。２０１０年以来，卡塔尔向非洲之

角国家提供的援助达到２．１亿美元（Mdakhal‘ajamiyyalOtaibah，

２０２１）。２０１５年，卡塔尔红新月会与索马里红新月会签署谅解备忘录，

承诺为索马里青年创造就业机会，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解决医疗资源短

缺、饮用水缺乏等问题。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厄立特里亚和吉布提在卡塔

尔发展援助的前１０个国家中排名第８位和第１０位。卡塔尔发展基金

（QFFD）数据显示，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苏丹和

索马里是最大的受援国。２０１６年，卡塔尔发展基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１５个项目中，８个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QatarFnndforDevelop

ment，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断交危机”发生后，卡塔尔加紧在非洲之角地

区与阿联酋、沙特展开竞争。它与联合国难民署签署援助协议，扩大人

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并通过联合国机构为非洲之角国家募

集资金。

（三）基础设施建设

非洲之角长期深陷政治与社会动荡，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海湾国

家出于人道主义考量，参与非洲之角国家的学校、医院、政府大楼、交

通、港口、发电站、大坝以及农业等基础设施建设等（见表１）。比如，沙

特参与苏丹上阿特巴拉和塞迪特大坝综合体项目（UpperAtbara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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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itDamsprojects）、麦洛维大坝（MeroweDam），参与吉布提港、吉布

提国际机场扩建项目等。２０１９年，沙特向埃塞俄比亚提供１．４亿美元

贷款，用于发展该国道路、能源基础设施和卫生项目。科威特援助苏丹

水利灌溉、农村集水项目。卡塔尔参与索马里计划、投资与经济发展

部、摩加迪沙市政府大楼及总统府大楼等项目开发。２０１７年，卡塔尔

援助修建摩加迪沙—乔哈尔公路（MogadishnJawhar）和摩加迪沙—阿

夫戈耶公路（MogadishnAfgooye）项目，这两条公路是连接索马里首都

与其他地区的重要交通动脉。卡萨拉—厄立特里亚公路项目是卡塔尔

在非洲之角投资的重要基建项目，总长２６公里，是连接苏丹和厄立特

里亚的首条公路。２０１４年，巴林援建摩加迪沙大学巴林科学院，该机

构将提高索马里高等教育水平，开创人道主义援助的新形式。

表１　海湾国家参与非洲之角国家的部分基础设施项目

国家 基础设施项目 参与国

索马里

摩加迪沙—乔哈尔、摩加迪沙—阿夫戈耶公路 卡塔尔

马赫尔大学 科威特

加洛威机场 科威特

摩加迪沙大学巴林科学学院 巴林

朱巴糖厂 沙特

苏丹

麦洛维大坝
沙特、卡塔尔、

阿联酋

卡萨拉厄立特里亚公路项目 卡塔尔

白尼罗河糖厂 沙特

上阿特巴拉和塞迪特大坝综合体项目 沙特

罗赛雷斯大坝 阿联酋

吉布提

吉布提港 沙特

吉布提国际机场扩容项目 沙特

谢赫·萨巴赫·艾哈迈德公路 科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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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工农业投资

海湾国家主要以合资和贷款的形式，开展对非洲之角国家投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特别是苏丹和埃塞俄比亚进行

４３４项投资，总金额达１３０亿美元（J．Meesteretal．，２０１８）。２００６年苏

丹东部和平协定签署以来，科威特一直是该地区最大的捐赠国之一。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科威特举办援助和投资苏丹东部会议，与会各方承诺向

苏丹提供３５．４７亿美元，其中科威特政府承诺提供５亿美元，用于苏丹

东部地区的投资（Mdakhal‘ajamiyyalOtaibah，２０２１）。在索马里和

厄立特里亚，海湾国家投资更为多元，包括双边合作、与海合会国家的

多边合作、企业间伙伴关系等投资形式。比如，沙特投资索马里建设朱

巴糖厂等农业发展项目。

吉布提是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的重要合作伙伴和投资目的地。

２００６年，迪拜环球港务集团（DpWorld）获得吉布提港多拉莱集装箱码

头（DoralehContainerTerminal）３０年运营权，旨在将其打造成非洲之

角航运枢纽（KarenE．Yonngetal．，２０２２）。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科威特阿

拉伯经济发展基金（KFAED）与吉布提签署１４项协议，总金额达７８３０

科威特第纳尔，包括电站、港口、机场、道路等基建项目，为吉布提经济

发展提供融资（AlRai，２０１６）。其中，谢赫·萨巴赫·艾哈迈德公路

（SheikhSabahSabahAlahmadRoad）是科威特在吉布提投资的最大项

目之一。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吉布提北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吉

布提与埃塞俄比亚的物流与贸易。

相比沙特与阿联酋（见表２），卡塔尔与非洲之角国家的投资规模

较小。２０１１年南苏丹独立后，苏丹经济遭受重创。之后，卡塔尔与苏

丹签订经济和安全协定，向苏丹提供天然气用于发电，并于２０１４年在

苏丹中央银行存入１０亿美元，专门用于能源和农业投资。２０１７年１１

月，卡塔尔与索马里签署一项价值２亿美元的协议，用于基础设施建

设。此外，卡塔尔在非洲之角其他几个国家的建筑、房地产、农业、旅游

和矿业部门都有投资（AbdinorDahir，２０２２）。

农业是海湾国家与非洲之角国家合作的重点。海湾国家农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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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可耕地面积少，粮食依赖进口。非洲之角国家耕地面积大，气候

适宜。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全球粮食危机爆发后，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进

行大规模农业投资，租用土地建设海外农场，维护本国粮食安全。近年

来，为吸引投资，非洲之角国家实施零关税等贸易便利化措施，海湾国

家与非洲之角国家的农业合作更加密切。

表２　阿联酋与沙特在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的投资（２００３—２０２０年）

单位：百万美元

政府对外

直接投资

私人对外

直接投资

官方发展

援助
总计

阿联酋

吉布提 １６９４．７ ４７．７ １９．６ １７６２

埃塞俄比亚 ２１４．２ １５７４．５ ３１０９．９ ４８９８．６

苏　丹 ６８ ７２５．１ ３５８２．１ ４３７５．２

总　计 １９７６．９ ２３４７．３ ６７１１．６ １１０３５．８

沙　特

吉布提 — — ４６６．９ ４６６．９

埃塞俄比亚 — ４６４．７ １５２．３ ６１７

苏　丹 １５．９ １０８．７ ２３３３．１ ２４５７．７

总　计 １５．９ ５７３．４ ２９５２．３ ３５４１．６

　　资料来源：JasonMosley，２０１８

尽管海湾国家与非洲之角国家的经济合作广泛，涉及领域较多，双

边经济合作仍面临如下挑战。

首先，非洲之角国家安全形势严峻。非洲之角是世界上遭受恐怖

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索马里“青年党”等恐怖组织频繁发动袭

击，引发社会动乱与人道主义危机。该地区国家政府弱小，政局动荡，

内战和政变频发，工农业投资项目易受到政局动荡影响。

其次，域外国家在非洲之角博弈激烈。近年来，中东国家竞相在非

洲之角部署军事基地。阿联酋、卡塔尔积极斡旋非洲之角国家国内冲

突、边境纠纷。土耳其和伊朗也积极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土耳其投

资埃塞俄比亚铁路项目（AwashKombolchaHaraGebeyarailway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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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t），协助埃塞俄比亚发展国防工业，土耳其银行（ZiraatBank）在埃

塞俄比亚开设分行。海湾国家将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博弈延伸到非洲之

角，使部分投资项目异化为抢占势力范围和排挤敌手的政治手段，而忽

略了项目的可行性与可持续性。

再次，海湾国家的投资附加政治条件。海湾国家与非洲之角国家

的经济关系，以服务政治诉求为目的。海湾国家要求非洲之角国家选边

站队，支持其政治立场。比如，２０１６年，沙特与伊朗断交后，索马里随即

与伊朗断交，沙特宣布向索马里提供５０００万美元援助（Renters，２０１６）。

最后，投资回报不佳。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国家购买土地和粮食

生产出口，引发当地人的担忧。非洲之角国家缺乏基础设施和熟练工

人、营商环境差、金融不稳定等状况，使海湾国家投资面临较大经营风

险。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的港口建设项目进展缓慢。２０１８年３月，索

马里兰（Somaliland，索马里西北部的一个联邦州。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

索马里兰寻求脱离索马里独立，但至今未获得国际社会承认）与迪拜环

球港务集团签署伯贝拉港（portofBerbera）运营权协议。索马里政府反

对该项目，认为只有联邦政府才有权签署该协议。索马里议会宣布该项

目侵犯主权，宣布协议无效。２０１８年２月接管吉布提港码头以来，迪拜

环球港务集团已在该项目上累计亏损１０亿美元（ArabNews，２０２０）。

海湾国家向非洲之角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有

助于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解人道主义危机。海湾国家与非洲之角国家

签订劳务合作协议，将当地过剩劳动力输出至海湾国家，既解决了非洲之

角国家的就业问题，又满足海湾国家劳动力需求。然而，海湾国家与非洲

之角国家的经济合作也面临安全、金融等方面的诸多挑战，可持续性较差。

四、结　　语

海湾国家与非洲之角隔海相望，历史文化渊源深厚。双方交往古已

有之，延续至今。海湾国家凭借雄厚财力成为非洲之角国家主要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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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援助逐渐成为其在非洲之角扩大影响力的工具。“阿拉伯之春”以

来，海湾国家开始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待非洲之角，通过设立军事基地、参

与冲突解决、投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等方式，积极扩展在非洲之角国家

的影响力。然而，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的势力拓展进程并不顺利，远未

达到预期目标。军事基地建设迟滞、项目经营亏损、非洲之角国家内乱

冲突频发等问题，阻碍海湾国家深化与非洲之角国家的合作。海湾国家

参与非洲之角国家国内与域内冲突，但这些冲突根源复杂，政治解决进

程易出现反复，非洲之角国家对海湾国家势力扩张保持警惕，不愿沦为

后者的附庸。海湾国家虽财力雄厚，但实力不足与战略失当，使它们并

未成为非洲之角政治的主要相关方。２０２１年以来，中东国家之间地缘

政治冲突降温，出现一波“和解潮”，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的地缘政治争

夺随之减弱。也门问题走上政治解决之路，更减少了海湾国家在非洲之

角扩展影响力的必要性。在国际层面上，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开始重新关

注非洲之角，加大在此区域的投入，将与海湾国家形成竞争关系。这些因

素促使海湾国家重新审视非洲之角政策，从自身实力出发，以更加务实的

方式发展与非洲之角国家的关系，双方关系也将进入平稳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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